
■ 本报记者 辛朝兴 戴高城

“公益是我的修行”
———上海证大集团董事长戴志康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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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被称为一个“神人”。
中国第一家公募基金总经

理，1996 年大牛股“苏常柴”的庄
家，2000 年全身而退进入上海房
地产市场，2010 年上海“外滩地
王”的制造者。 喜爱传统文化，游
走于金融、 地产与艺术之间，常
以一身中式衣裳示人，言语间多
含有哲理或禅味儿。

他是戴志康，上海证大集团
董事长。“低调、难以捉摸”是媒
体给他的标签。

但是 3 月 27 日傍晚，“上海
世界生态城市论坛”间隙，在浦
东九间堂无极书院的茶室里，记
者感受到的是一个“本分”的近
乎有身“土味儿”的戴志康，谈的
都是中国人祖祖辈辈传承下来
的朴素的道理。

也许是因为“公益”这个话
题触动了戴志康心灵深处的某
种情愫。 面对《公益时报》的独家
专访，他第一次向公众比较全面
地阐述了他对于公益与企业、与
事业的理解与追求。

首先，企业所经营的事业本
身不应对社会公众的利益造成
损害，应当做对社会有“功德”的
事业。

其次，应当做一些专业性的
公益事业， 比如资助教育事业，
推动环保，扶持艺术等。

更高层面的公益， 是要关
心社会问题，关注社会走向，能
够推动社会向一个更好的方向
发展。

戴志康说，所谓文化，不过
就是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人们基
本的生活方式。 而在此次采访的
最后，戴志康说：“我的文化的根
在中国农村。 ”也许，戴志康就是
一个留恋于中国传统乡村生活
方式，并愿意让这种生活方式在
当代社会里传承和推广开来的
人，而这，就是他在“大公益”层
面上的追求吧。

对话戴志康：
我的文化的根在中国农村

《公益时报》：请您谈谈您理
解的生态城市是个什么概念？

戴志康：生态城市不是指人
们在一个自然的环境里生活，那
种完全自然的状态我们已经回
不去了。 生态城市实际上就是节
约化、高密度的城市综合体。 土
地不再分为商业用地、工业用地
等，而是按照有机的方式自行配
合，把城市里的生活、工作、娱乐
功能集合在一起，人们在步行的
范围内就能解决生活需要，不再
需要大量的交通工具， 人均消
耗、户均消耗就会大大降低。

比如在上海的陆家嘴地
区， 从一栋楼到另一栋楼去办
事需要坐车。 如果陆家嘴的楼
靠得再紧一些， 但保持一定阶
梯性， 人们都可以在步行空间
里办事， 而如果在陆家嘴上班
的人又有三分之一住在那儿，
就不需要开车上班。 再加上商
场、 文化娱乐设施如果建设得
很齐全， 人们就不用开车或坐
地铁去其他地方， 完全可以在
一个区域内解决， 会减少一半
甚至百分之七、八十的交通。

要实现这个理念需要对现

有的土地管理法规做彻底的变
革，否则无法实现。

《公益时报》：您一直都很喜
欢中国传统文化，这个生态城市
理念的提出是受到传统文化中
某些因素的启发吗？

戴志康：是这样的。 我们过
去的发展都是讲专业分工，越专
业越好管理，一个地方被划分为
工业区、生活区、商业区，这在汽
车没有成为问题的时候可以是
这样。 但今天汽车已经成为灾
难，就需要另外的思路来应对。

中国的文化讲融合，恰恰就
是节约的、生态的思路。 我们现
在需要用新思路，如果我们还是
按照 100 年前的专业分工的思
路做，就落后了。

按照生态城市理念规划的
建筑也会是很有诗意，很有文化
的。 文化不一定是什么特别的东
西，文化就是传承几千年下来的
人们基本的生活方式。 我们今天
造的很多高楼大厦，完全与中国
人的传统生活方式无关，这就把
文化消解掉了。 所以在做城市规
划时把风水想好， 把健康想好，
把室内的空间和室外的空间融
合好，有阳光有水，文化的生活、
诗化的生活就出来了。

企业应当做有“功德”的事业

《公益时报》：管理学大师迈
克尔波特提出了 “创造共享价
值 ”的观点 ，认为企业应当并且
可以实现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的共赢，“生态城市”理念似乎包
含了某种社会关怀，但今天中国
的房地产商近乎是“全民公敌”，
房地产领域有没有可能实现共
享价值？

戴志康：现代西方管理理念
的基础是假设人都是坏的，虽然
现实确实是坏人多，如果没有一

个配套的法规鼓励好人干好事，
社会一定会越来越堕落。

按照防范坏人的思路，政府
就定了很多这样的规矩，比如这
块土地只能做住宅、那块只能做
工厂， 这就是怕坏人钻空子，利
用土地规划的漏洞来牟取私利。
这样美其名曰“法制化规划化”，
其实压制了一切创新的，真正能
解决社会需要的东西。

生态城市是一种社会共同
的需要，应当成为共识，而不应
该仅仅是企业的理念。 但现在
取得社会共识确实很难， 不仅
是在生态城市这个问题上，在
其它社会问题上也是如此，社
会缺乏共同向善的共识， 这是
个普遍问题。

《公益时报》：您曾说过证大
是“社会企业”，您是如何理解社
会企业这个概念的？

戴志康：企业本身经营的事
业要有社会公共价值，而且是在
经营的过程中就要有，不是到了
捐赠做慈善的时候才想起这个
价值，按照现在的西方理念和一
些学者的说法， 你做事归做事，
该挣钱就挣钱，到时候做点捐赠
做点慈善，那我觉得没有意义。

比如一个企业生产的产品
本身对人体就是长期有害的，那
就应该关门，捐再多的钱，做再
漂亮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也不
是公益。 我就不会做这样的企
业，哪怕再挣钱，挣好可以捐更
多钱也不会做。

证大在做的要比这深刻的
多，我们的每项事业在做之前都
首先要反思：“做这件事本身有
社会功德吗？ ”比如说我们做小
额贷款， 支持底层民众创业，这
本身就是有功德的事，这种钱就
赚的心安理得。

对我来说，整个经营过程都
是在做公益。

《公益时报 》：要保证经营
过程始终是在做功德 ， 会不会
有困难 ？

戴志康 ：是有困难，但这也
是时代的要求。 中国正在转型，
未来十年我们会看到现在很火
的企业没有太多机会。 必须要创
新， 传统的东西要找细分市场，
还要发展新的产业。

证大一直在做金融和地产，
地产我们做环保的，做城市综合
体，做有文化的地产。 金融我们
主要做小额贷款这块，为底层老
百姓创业、 经营提供金融支持，
这都是想着应对下个时代、为下
一个阶段做准备。

更深一步我们直接做文化
产业， 以前把文化作为地产的
一个附属物， 像胡椒面那样撒
撒，现在要倒过来，地产要支撑
文化，文化也支持地产，变成并
列的。

把文化产业做大，对我们来
说就是开拓三维空间外的四维、
五维，有可能是无穷空间，就是
解决我们金融和地产领域里大
环境、大风水的问题。 地产是对
有限空间的开发，在有限空间的
竞争里， 证大没做到最强最大，
但当我们把无限空间想清楚，在
未来的竞争里，就能建立起我们
的独特性和竞争力。

《公益时报》：您总是在为自
己的事业寻找社会意义，可您又
时刻提醒自己“是个商人”，如何
取得其中的平衡？

戴志康： 商人是我的职业，
我的社会角色，我的理想是通过
我的商业来实现的，不是通过我
去做教授、做政治来实现。 所有
的空中楼阁要靠商业来支撑，所
以不能忘记只有商业的成功才
能可持续地实现自己的理想。

很多年前我就皈依了，师父
教我要做好事，我做好事主要是

通过我的企业来进行，企业就得
像一个修行的人那样，不能损人
利己。 把做事业的过程看成是修
行的过程， 这样就不矛盾了，这
是中国禅宗的理念。

比如说我还会做股票，有
钱挣照样挣， 但这个东西已经
对我没有太大诱惑， 当你有更
高层次的追求， 就不会把这个
事情看的那么重要， 你有更重
要的事情做。

精英应当把十几亿人民放
在心里

《公益时报》：我们看到很多
像您一样在过去 30 年市场经济
过程中取得成功的企业家，这两
年都纷纷关注起公益和社会问
题，这是对年轻时社会理想的继
续追求 ， 还是对资本积累时期
“原罪”的道德补偿，还是试图对
中国社会未来发展施加影响的
一种手段？

戴志康：都有吧。 大家都来
做公益就好，欢迎所有做公益的
人，别问太多为什么。

《公益时报》：您认为商人阶
层可以在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
舞台上发挥多大作用？

戴志康： 一个商业社会，企
业家是核心阶层是没错的，但中
国是不是要变成一个彻头彻尾
的商人社会，我并不赞同。 彻头
彻尾的商人社会就是个恶的社
会，典型的就是美国。

大家都羡慕美国，美国人有
人权，生活富足，但是美国人只
愿意他们自己国家这么过，不可
能让全球人都像他们这么过。 个
别人去美国，可以这么过，一个
小国家依附它， 也可以这么过。
但是，我们十多亿人口的国家不
可能依附它， 不能变成它那样。
这点我们的精英没看清楚，认为
美国人欢迎他们就是在欢迎所
有中国人。 这有两种解释，一是
被迷惑，二是精英没把十几亿人
民放在心里。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相信商
人或者精英。 商人是商业社会的
核心推动力，但是商人不能决定
社会的一切，不能完全按照商人
的原则组建我们的社会，但现在
有这种倾向， 我认为这是危险
的，我不认同，这样下去不可能
建成美好家园。

《公益时报》：请您概括一下
您的“大公益”理念。

戴志康：公益涉及到你事业
的道德心， 即事业本身的公益
性， 所以我们要做社会型企业。
其次是主体事业以外的慈善，还
有些专业性的公益事业，比如像
我们做美术馆、 艺术文化市场
等。 另外一块就是关心社会走
向， 这是个更大层面的社会公
益。 比如前面提到的年轻人的机
会，发展方向，关心社会走向，关
心我们这些精英走向，这些是大
的社会公益。

我说过一句话，我做的事不
能说是所有，但大多数事情都跟
公益有关，我是这么来定位自己
的使命的，也把它当成修行的一
部分。


